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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仲
謙
、
楊
怡
的
姊
弟
戀
浮
面
。

有
報
道
指
楊
怡
與
藝
訓
班
同
學
慶
祝
畢
業
十
四
年
，
約

在
一
起
晚
飯
，
羅
仲
謙
剛
從
外
地
拍
外
景
返
港
，
馬
上
體

貼
地
駕
車
去
接
女
友
，
且
耐
心
地
等
了
四
個
小
時
，
不
過

離
開
時
楊
怡
不
是
直
接
上
羅
仲
謙
的
座
駕
，
而
是
跳
上
的

士
轉
到
暗
角
下
車
，
轉
上
羅
仲
謙
的
車
。

卻
被
神
通
廣
大
的
狗
仔
隊
跟
蹤
偷
拍
，
只
見
楊
怡
不
知
是
飲

醉
酒
還
是
有
其
他
特
別
原
因
，
一
直
伏
在
羅
仲
謙
大
腿
上
。

消
息
出
街
大
半
天
，
在
無
㡊
電
視
城
訪
問
了
兩
位
當
事
人
，

楊
怡
強
忍
激
動
情
緒
講
述
當
晚
實
況
：
﹁
因
為
跟
藝
訓
班
同
學

難
得
一
聚
，
我
知
自
己
必
醉
，
於
是
約
定
羅
仲
謙
來
接
我
，
後

來
有
人
通
知
我
們
指
門
外
有
狗
仔
隊
，
我
便
改
約
羅
仲
謙
到
美

妮
家
樓
下
接
我
，
我
則
與
美
妮
和
兩
位
男
同
學
坐
的
士
到
美
妮

家
。
在
的
士
上
，
我
一
直
想
嘔
，
但
忍
㠥
，
直
至
落
的
士
，
我

拿
㠥
膠
袋
到
路
邊
大
嘔
特
嘔
，
羅
仲
謙
把
我
抱
上
車
，
我
已
斷

了
片
，
不
省
人
事
，
一
直
伏
在
他
大
腿
上
，
直
至
到
了
我
家
樓

下
，
羅
仲
謙
拍
醒
我
說
：
﹃
有
狗
仔
隊
。
﹄
我
整
個
人
驚
醒
，

想
坐
直
身
子
，
卻
暈
得
不
得
了
，
隨
手
就
拿
了
羅
仲
謙
買
來
充

飢
的
一
碗
麵
嘔
下
去
，
又
執
起
旁
邊
的
帽
戴
上
，
發
覺
嘴
角
有

嘔
吐
物
，
我
本
能
反
應
是
用
手
擦
嘴
角
，
沒
想
到
這
一
連
串
醉

酒
後
的
自
然
反
應
，
竟
被
用
來
暗
示
我
們
有
曖
昧
行
為
。
﹂
狗

仔
隊
卻
錯
過
了
羅
仲
謙
很
男
人
地
抱
楊
怡
上
車
的
鏡
頭
。

羅
仲
謙
在
旁
說
：
﹁
我
知
道
她
一
定
會
飲
醉
，
我
㠥
她
放

心
，
我
會
去
接
她
，
為
免
她
隨
時
要
走
而
我
未
到
，
所
以
我
提

早
兩
、
三
個
小
時
去
等
。
﹂

羅
仲
謙
後
悔
的
是
：
﹁
我
覺
得
我
做
錯
，
我
不
應
該
給
她
伏

在
我
大
腿
上
，
我
應
該
把
她
放
在
後
座
，
躺
平
，
讓
她
舒
服
一

點
，
也
就
不
會
有
今
次
被
屈
的
風
波
。
﹂

問
大
隻
謙
：
﹁
換
了
那
人
不
是
楊
怡
，
是
別
的
女
性
，
你
會

讓
她
伏
在
你
大
腿
上
嗎
？
﹂

他
反
應
很
大
：
﹁
當
然
不
會
，
我
會
替
她
截
的
士
，
或
託
其

他
人
送
她
回
家
。
﹂

﹁
楊
怡
，
你
跟
羅
仲
謙
是
甚
麼
關
係
？
﹂

﹁
我
們
在
互
相
了
解
中
，
對
他
印
象
很
好
。
﹂
楊
怡
說
。

為
要
替
自
己
討
回
公
道
，
楊
怡
已
諮
詢
律
師
，
打
算
告
該
份
報
紙
。

采風F e a t u r e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2012年9月26日(星期三)

百
家
廊
李
小
嬋

楊怡羅仲謙澄清車上親熱事件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那
天
一
眾
傳
媒
人
在
同
里
的
南
社
茶
座
喝
茶
聊

天
，
不
禁
思
緒
起
伏
。

知
名
詩
人
柳
亞
子
是
南
社
發
起
人
，
也
是
舉
足

輕
重
的
成
員
，
他
曾
為
同
里
羅
星
洲
寫
下
一
首

︽
羅
星
洲
題
壁
︾
：
﹁
一
蒲
團
地
現
樓
台
，
秋
水
蒹

葭
足
沛
溯
回
；
猛
憶
船
山
詩
句
好
，
白
蓮
都
為
美
人

開
。
﹂

其
實
除
了
柳
亞
子
外
，
金
松
岑
在
同
里
的
影
響
至
巨

至
大
。

清
朝
乾
隆
年
間
，
同
里
曾
建
起
了
著
名
的
同
川
學

院
。
書
院
佔
地
三
畝
，
擁
有
房
二
十
間
，
是
吳
江
地
區

規
模
最
大
的
一
家
書
院
。

一
九
○
二
年
，
金
松
岑
就
是
在
同
川
學
院
的
舊
址
上

辦
起
了
同
川
學
校
，
並
成
立
了
理
化
音
樂
傳
習
所
。

金
松
岑
在
反
清
事
業
受
挫
之
後
，
認
為
啟
迪
民
智
的

教
育
才
是
根
本
之
計
，
便
熱
心
投
入
到
教
育
事
業
上
，
他
建
立
自

己
一
套
嶄
新
的
教
育
，
引
進
英
語
、
風
琴
、
生
理
衛
生
等
課
程
。

金
松
岑
一
生
桃
李
滿
天
下
，
像
柳
亞
子
、
王
紹
鏊
、
蔡
治
民
、

金
國
寶
、
嚴
寶
禮
、
范
煙
橋
等
都
是
他
的
學
生
。

談
到
金
松
岑
，
不
能
不
提
他
忙
裡
偷
閒
寫
的
︽
孽
海
花
︾。
這
雖

是
他
業
餘
作
品
，
當
時
他
以
筆
名
﹁
愛
自
由
者
﹂
發
表
在
江
蘇
留

日
學
生
辦
的
︽
江
蘇
︾
雜
誌
上
，
名
聲
為
之
大
噪
。

︽
孽
海
花
︾
初
版
署
名
為
﹁
愛
自
由
者
發
起
，
東
亞
病
夫
編

述
﹂。
金
松
岑
不
擅
長
寫
小
說
，
只
寫
了
開
頭
六
回
，
後
來
由
曾
樸

接
手
續
成
。

︽
孽
海
花
︾
全
書
寫
了
二
百
多
個
人
物
，
從
最
高
統
治
者
慈
禧

太
后
、
光
緒
皇
帝
，
到
達
官
名
流
，
以
至
下
層
社
會
的
妓
女
、
小

廝
、
小
偷
，
直
至
德
國
的
交
際
場
，
風
靡
一
時
，
形
成
﹁
賽
金
花

熱
﹂
。
魯
迅
︽
中
國
小
說
史
略
︾
稱
其
﹁
結
構
工
巧
，
文
采
斐

然
﹂，
把
它
列
為
清
末
之
譴
責
小
說
之
一
。

金
松
岑
也
寫
下
不
少
以
同
里
為
題
材
的
詩
篇
，
最
受
人
傳
誦
的

是
︽
任
氏
退
思
園
追
悼
味
根
傳
易
三
首
︾
：

其
一
　
　

重
列
名
園
問
舊
遊
，
倚
欄
心
事
話
從
頭
。

方
塘
不
作
鴛
鴦
夢
，
霜
醉
芙
蓉
過
一
秋
。

其
二
　
　

承
塵
狼
藉
燕
泥
香
，
鄰
笛
吹
來
正
斷
腸
。

聞
道
南
雲
更
蕭
索
，
板
橋
流
水
正
斜
陽
。

其
三
　
　

大
風
吹
倒
奇
礓
石
，
冷
雨
零
殘
躑
躅
花
。

苦
憶
棕
鞋
團
扇
日
，
水
香
亭
子
演
琵
琶
。

古
今
文
人
，
寫
同
里
的
名
句
美
不
勝
收
，
其
中
莫
如
元
朝
倪
瓚

的
﹁
一
水
東
西
去
窈
窕
，
幾
家
楊
柳
木
芙
蓉
﹂
的
畫
意
。

還
有
文
徵
明
的
：
﹁
雲
冱
長
空
斷
雁
呼
，
水
聲
催
岸
雜
風
蒲
。

扁
舟
臥
聽
三
更
雨
，
一
葦
難
航
九
里
湖
。
繞
榻
波
濤
歸
夢
短
，
隔

林
煙
火
遠
村
孤
。
人
生
何
必
江
山
險
，
咫
尺
離
家
即
畏
途
。
﹂

古
往
今
來
，
中
國
園
林
與
藝
文
息
息
相
關
，
陳
從
周
曾
表
示
：

﹁
中
國
過
去
的
園
林
，
與
當
時
人
們
的
生
活
感
情
分
不
開
，
崑
曲
便

是
充
實
了
園
林
內
容
的
組
成
部
分
。
在
形
的
美
之
外
，
還
有
聲
的

美
，
載
歌
載
舞
，
因
此
在
整
個
情
趣
上
必
須
是
一
致
的
。
﹂
又

說
：
﹁︽
牡
丹
亭
．
遊
園
︾
唱
詞
的
﹃
觀
之
不
足
由
他
遣
﹄。
﹃
觀

之
不
足
﹄，
就
是
中
國
園
林
精
神
所
在
，
要
含
蓄
不
盡
。
﹂

陳
從
周
曾
預
言
，
海
外
自
建
立
﹁
明
軒
﹂
後
，
已
掀
起
中
國
園

林
熱
，
所
以
崑
曲
熱
，
很
可
能
﹁
不
久
也
便
會
到
來
的
﹂。

果
不
然
，
陳
從
周
身
後
，
在
作
家
白
先
勇
大
力
推
動
下
，
崑
曲

不
光
成
為
聯
合
國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
在
海
內
外
還
掀
起
﹁
崑
曲

熱
﹂
！

︵︽
同
里
文
化
︾
下
︶

文化同里
彥　火

琴台
客聚

十
多
年
前
高
級
酒
樓
流
行
的

﹁
灌
湯
餃
﹂
近
年
已
不
多
見
，
有

些
高
價
大
酒
樓
雖
然
仍
有
﹁
灌
湯

餃
﹂
供
應
，
但
外
表
和
質
格
已
大

不
相
同
。
新
式
的
﹁
灌
湯
餃
﹂
用

小
瓷
盅
一
盅
盅
地
上
桌
，
一
隻
摺
口
大

餃
子
浸
在
盅
內
一
碗
上
湯
內
，
上
湯
落

足
味
精
肉
碎
十
分
好
味
，
不
過
那
已
完

全
不
是
一
泡
湯
包
在
一
隻
餃
子
內
的

﹁
灌
湯
餃
﹂，
而
是
如
湯
浸
餛
飩
的
﹁
湯

灌
餃
﹂。
阿
杜
有
位
真
正
老
饕
之
上
海

朋
友
吃
過
後
說
：
﹁
這
灌
湯
餃
變
成
湯

灌
餃
也
不
是
你
們
廣
東
大
廚
師
所
發

明
，
上
海
早
在
卅
年
前
已
有
之
，
我
們

稱
之
為
﹁
湯
包
﹂—

真
正
用
湯
配
合
㠥
吃
的
包

子
，
便
正
是
你
們
所
說
的
﹁
湯
灌
餃
﹂
了
。

原
來
卅
年
前
上
海
名
店
﹁
沈
大
成
﹂、
﹁
五
芳
齋
﹂

等
流
行
賣
一
口
一
個
的
俏
巧
小
包
，
肉
鮮
皮
薄
十

分
可
口
，
有
人
說
小
包
子
和
湯
而
吃
更
有
風
味
，

所
以
小
包
子
上
桌
時
多
附
供
一
碗
蛋
花
鮮
肉
上

湯
，
把
小
包
子
放
入
湯
中
用
條
匙
羹
兜
㠥
放
入
口

中
，
上
海
人
統
一
名
此
為
﹁
湯
包
﹂—

用
湯
和
吃

的
包
子
。
隔
了
幾
十
年
來
到
香
港
改
用
湯
浸
餃
子

便
成
了
港
式
﹁
灌
湯
餃
﹂，
而
真
正
蒸
熟
上
桌
只
有

餃
子
沒
有
盅
碗
盛
㠥
也
沒
有
上
湯
，
而
是
咬
開
後

餃
子
當
中
含
有
一
口
鮮
味
湯
的
，
那
才
是
正
宗
粵

式
點
心
﹁
灌
湯
餃
﹂，
此
種
古
舊
粵
點
如
今
已
差
不

多
失
傳
了
。

近
年
上
海
菜
還
有
一
種
正
宗
湯
包
，
特
別
上
海

市
賣
揚
州
菜
揚
州
點
心
的
食
店
，
列
之
為
揚
式
名

點
名
為
揚
式
湯
包
。
乃
是
一
個
蒸
籠
承
托
㠥
一
隻

厚
皮
大
包
，
脹
鼓
鼓
有
如
小
皮
球
，
吃
的
時
候
附

帶
給
客
人
一
支
吸
管
，
一
人
一
個
插
入
包
子
中
先

啜
吸
當
中
之
鮮
肉
汁
，
啜
乾
了
品
嚐
美
味
後
包
子

皮
陷
下
，
此
時
撕
開
包
子
皮
連
餡
肉
吃
之
，
這
便

是
點
滴
不
浪
費
的
﹁
揚
式
湯
包
﹂
了
，
這
種
湯
包

和
港
式
的
上
湯
浸
餃
子
﹁
湯
灌
餃
﹂
有
天
淵
之
別

吧
。

湯包考據
阿　杜

杜亦
有道

這
篇
稿
與
讀
者
見
面
之
時
，
應
該
差

不
多
是
中
秋
節
吧
？
在
此
祝
各
位
中
秋

節
快
樂
，
尤
其
是
女
性
，
更
應
該
好
好

享
受
這
個
人
月
兩
團
圓
的
佳
節
！

為
何
我
特
別
強
調
女
生
要
好
好
享
受

這
節
日
呢
？
皆
因
在
一
年
眾
多
的
節
慶
中
，

以
中
秋
與
女
性
的
淵
源
特
別
深
厚
，
因
為
據

說
拜
月
不
但
能
增
進
女
性
特
別
關
心
的
姻
緣

運
，
古
代
更
有
婦
女
於
中
秋
﹁
摸
秋
送
瓜
﹂

的
習
俗
，
以
求
得
子
嗣
，
所
以
在
中
國
的
部

分
地
區
，
更
有
﹁
男
不
拜
月
﹂
的
說
法
，
反

映
中
秋
乃
是
一
個
與
女
性
特
別
有
緣
的
重
要

日
子
。

為
何
中
秋
拜
月
會
與
姻
緣
運
有
關
呢
？
傳

說
在
古
代
曾
有
名
為
韋
固
的
年
輕
人
，
碰
見

一
位
老
人
於
月
下
夜
讀
，
對
方
聲
稱
自
己
正

在
編
寫
天
下
男
女
的
姻
緣
冊
。
輕
狂
的
韋
固

在
閱
讀
書
冊
後
，
有
心
要
挑
戰
命
運
，
於
是

命
僕
人
去
將
當
時
還
是
小
女
孩
的
未
來
太
太

殺
死
。
多
年
之
後
，
韋
固
與
相
州
刺
史
的
女

兒
成
親
，
竟
發
現
對
方
眉
心
有
㠥
深
深
的
一

道
疤
痕—

—

原
來
女
生
在
孩
童
曾
被
刺
殺
但

大
難
不
死
，
更
真
的
成
為
了
韋
固
的
太
太
！

據
說
，
那
位
月
下
的
老
人
，
便
是
掌
管
天
下
姻
緣
的

月
老
，
而
中
秋
則
正
好
是
祂
的
生
辰
，
所
以
女
性
若
在

中
秋
拜
月
，
其
實
等
於
替
這
位
中
國
的
愛
情
之
神
賀

壽
，
自
然
能
提
升
姻
緣
運
！

至
於
為
求
子
而
﹁
摸
秋
送
瓜
﹂
的
習
俗
，
﹁
摸
秋
﹂

在
現
代
社
會
已
經
很
難
實
行
：
在
古
代
，
求
子
的
婦
女

會
在
中
秋
夜
潛
入
田
地
偷
南
瓜
，
據
說
成
功
者
之
後
就

能
順
利
生
產
男
胎
。
我
想
，
習
慣
居
住
城
市
的
我
們
就

算
真
的
能
找
到
一
片
瓜
田
，
也
切
莫
胡
亂
偷
瓜
，
免
得

求
子
不
成
反
惹
來
官
非
之
禍
！
各
位
不
妨
退
而
求
其

次
，
要
求
朋
友
們
在
中
秋
夜
送
上
南
瓜
作
禮
物
，
不
但

符
合
﹁
送
瓜
﹂
的
習
俗
及
意
頭
，
晚
飯
後
更
能
成
為
一

道
一
起
共
享
的
美
味
甜
品
。

屬於女性的中秋節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偶
然
在
網
上
看
到
有
人

寫
了
二
十
五
首
七
言
絕

句
，
讓
網
友
猜
猜
是
金
庸

筆
下
哪
些
人
物
。
熟
讀
金

庸
武
俠
小
說
人
不
難
猜

出
，
茲
舉
幾
個
看
看
讀
者
是
否

一
猜
就
中
。

蕭
瑟
平
生
只
自
知
，
玉
簫
忍

按
悼
忘
詞
。
桃
花
飛
影
潮
生

後
，
盡
想
東
鄰
一
笑
痴—

—

黃

藥
師
。
煙
塵
起
處
淚
闌
珊
，
身

事
還
同
世
事
艱
。
豪
傑
會
當
仗

氣
死
，
青
山
依
舊
雁
門
關—

—

蕭
峰
。
負
氣
何
妨
且
笑
天
，
相

依
瘦
馬
不
揮
鞭
。
多
情
還
似
無

情
苦
，
腸
斷
魂
縈
十
六
年—

—

楊
過
。
空
懷
躡
足
縱
雲
間
，
素

手
纖
纖
最
可
憐
。
早
識
江
湖
秋

水
滿
，
冰
山
終
老
不
須
還—

—

張
翠
山
。
血
仇
未
解
千
人
痛
，
意
氣
何
知

萬
事
空
。
一
立
仰
天
當
一
吼
，
空
明
何
處

說
屠
龍—

—

謝
遜
。
三
人
半
月
誠
難
解
，

百
歲
稚
年
最
不
通
。
濁
世
無
心
說
赤
子
，

未
老
白
頭
若
敢
逢—

—

周
百
通
。
配
劍
常

懷
解
劍
意
，
尋
秦
未
有
避
秦
途
。
當
時
絕

壁
風
雲
色
，
論
盡
人
間
有
與
無—

—

令
狐

沖
。出

詩
謎
的
人
出
了
二
十
五
道
題
，
答
案

卻
全
是
金
庸
筆
下
的
男
子
，
一
個
女
生
也

沒
有
。
小
龍
女
、
黃
蓉
、
郭
襄
、
李
莫
愁

難
道
不
值
得
出
條
詩
題
？
有
此
學
問
的
金

庸
讀
者
，
不
妨
試
試
。

金
庸
筆
下
的
人
物
，
你
最
喜
歡
誰
？
答

案
相
信
不
止
一
兩
個
。
在
台
灣
求
學
時
，

我
就
遇
到
一
個
越
南
來
的
博
士
生
，
他
說

他
畢
業
後
返
回
越
南
，
最
想
開
一
門
課
，

專
講
令
狐
沖
和
田
伯
光
。
不
過
，
這
是
另

類
，
多
數
人
喜
歡
的
是
郭
靖
、
楊
過
和
蕭

峰
，
因
為
他
們
都
是
英
雄
。

金
庸
筆
下
的
女
性
，
我
最
喜
歡
郭
襄
，

特
別
是
神
雕
俠
侶
結
尾
時
，
引
了
李
白
的

詩
：
秋
風
清
，
秋
月
明
，
落
葉
聚
還
散
，

寒
鴉
棲
復
驚
。
相
思
相
見
知
何
日
，
此
時

此
地
難
為
情
。
我
每
次
看
到
這
裡
，
都
會

掩
卷
傷
嘆
。

金庸筆下人物
興　國

隨想
國

在
推
理
小
說
的
範
疇
中
，
Ｘ
男
的
設

定
一
向
誘
人
及
廣
受
歡
迎
。
由
大
師
松

本
清
張
開
始
，
歷
來
的
推
理
小
說
家
對

Ｘ
男
的
佈
局
建
構
，
均
抱
持
熱
切
的
想

像
動
力
。
松
本
清
張
在
短
篇
小
說
︽
賣

馬
的
女
人
︾︵77

︶
中
，
曾
寫
過
一
篇
名
為

︿
奔
跑
的
男
人
﹀
的
故
事
，
講
述
善
五
郎
本
是

藥
廠
的
推
銷
員
，
但
卻
喜
歡
在
出
外
公
幹

時
，
到
不
同
的
名
旅
館
的
鎮
店
房
間
參
觀
，

並
從
中
偷
走
一
些
微
不
足
道
的
紀
念
品
以
作

留
念
，
豈
料
意
外
地
在
一
次
過
程
中
，
除
了

把
作
為
紀
念
品
的
銅
章
拿
走
外
，
也
順
道
把

房
間
內
的
花
種
取
走
，
想
不
到
那
卻
成
為
偵

破
一
宗
謀
殺
案
的
重
要
證
據
。
大
師
把
弄
佈

局
的
地
方
，
乃
把
標
題
中
的
﹁
奔
跑
的
男
人
﹂

製
造
出
誤
導
視
線
的
效
果
，
當
讀
者
以
為
所

指
的
是
因
為
速
跑
致
死
的
受
害
人
村
川
，
原

來
實
指
的
乃
真
正
下
手
的
兇
徒
廚
師
。
這
種

聲
東
擊
西
的
敘
事
手
法
，
當
然
屬
本
格
推
理

中
常
用
的
慣
技
，
但
Ｘ
男
的
懸
念
正
好
提
供

了
增
加
趣
味
的
作
用
。

此
所
以
擅
寫
具
科
學
趣
味
的
推
理
小
說
家

海
野
十
三
，
也
曾
出
版
名
為
︽
蠅
男
︾︵38

︶
的
小
說

集
。
他
筆
下
的
蠅
男
是
一
名
專
門
與
刑
警
和
偵
探
對
抗

的
大
魔
頭
，
而
在
寄
出
的
恐
嚇
書
中
，
愛
把
一
隻
被
拔

去
翅
膀
及
六
隻
腳
的
死
蒼
蠅
附
在
書
內
。
海
野
十
三
竭

力
把
匪
夷
所
思
的
蠅
男
真
身
，
嘗
試
用
較
為
科
學
化
的

角
度
說
明
，
原
來
他
是
醫
生
從
事
﹁
微
型
人
﹂
實
驗
時

所
起
用
的
死
囚
糊
本
。
醫
生
先
把
他
的
手
腳
切
斷
，
然

後
截
斷
腹
腔
，
把
腸
子
縮
短
至
三
分
之
一
，
又
切
去
了

胃
，
僅
剩
下
肺
及
腎
，
唯
一
沒
動
的
就
是
頸
以
上
的
部

分
，
於
是
完
成
後
糊
本
就
成
了
一
位
四
肢
可
分
離
的

﹁
微
型
人
﹂。
當
然
，
作
為
惡
魔
的
蠅
男
固
然
一
直
去
尋

找
把
他
變
成
怪
物
的
人
作
報
復
，
但
小
說
的
趣
味
顯
然

在
如
何
建
構
出
令
人
可
信
的
怪
異
Ｘ
男
的
活
體
上
。

至
於
零
零
年
代
輕
小
說
的
旗
手
之
一
佐
藤
友
哉
，
在

︽
孩
子
們
的
憤
怒
憤
怒
憤
怒
︾︵05

︶，
於
標
題
作
短
篇

︿
孩
子
們
的
憤
怒
憤
怒
憤
怒
﹀
中
也
創
造
中
牛
男
這
大
魔

頭
來
。
他
在
小
說
中
成
為
濫
殺
無
辜
的
代
言
人
，
然
而

意
外
地
竟
然
正
是
一
名
小
女
孩
町
井
的
分
身
。
佐
藤
未

有
好
好
交
代
為
何
女
孩
有
力
成
為
無
人
可
阻
的
殺
人
魔

頭
，
但
重
要
的
是
牛
男
的
設
定
，
正
好
把
作
者
植
入
孩

子
們
想
破
壞
一
切
的
暗
藏
暴
力
，
來
一
次
徹
頭
徹
尾
的

消
耗
宣
洩
。
Ｘ
男
在
他
們
筆
下
，
顯
然
均
屬
異
化
了
的

功
能
性
敘
述
工
具
。

推理小說中的Ｘ男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在生活中難免有懶於做飯的時候，這時候就想
到出去吃飯，有時候吃中餐，有時候吃西餐。吃
㠥吃㠥，突然對中餐和西餐各自的優缺點產生些
許感想。

女愛西餐 男愛中餐
西餐館一般比中餐館環境優雅，這是西餐館的

一個優點。別致的西餐館一般選在公園靠水池的
一角，或市中心高樓頂層，讓人們一邊用餐一邊
欣賞風景。女士先生穿起漂亮的衣服，優雅地步
入餐館，衣㠥得體的侍者把你請到雪白桌布的餐
桌前，桌上擺㠥各色精美的餐具，讓人還沒吃
飯，看㠥就先舒服了。如遇晚餐，還會點㠥蠟
燭，燭光搖曳，更顯情調浪漫。
吃西餐是為別人吃，好像是一場表演。帶客人

去優雅的西餐廳，大家穿上體面的衣服，輕聲細
語的談笑，吃飯還要注意刀叉的姿勢，使用的順
序，女人為了不讓口紅沾到湯匙上，把嘴巴優雅
地張到最大，湯勺擺成九十度，做作地緩緩送進
嘴裡。人人競演出文雅的舉止，總會給客人留下
好印象。
西餐館優雅，有它的歷史背景。西方歷史上是

貴族政治，餐館、劇院都是貴族們的社交場所，
所以自然要環境優雅。中國歷史上是官僚政治，
大官們從不上餐館劇院，因為他們家裡自備有私
家廚師，吃飯請客都在家裡，還招戲班子到家裡
來唱戲，所以根本不需要什麼餐館劇院，這樣中
國的餐館就成了平頭老百姓和芝麻小品官的聚會
場所，也就用不㠥什麼優雅了。
從另一個角度看，環境優雅又會變成西餐館的

缺點。為了保持環境優雅，裡面的客人也要穿㠥
體面，不能衣㠥太隨便邋遢了。一些講究的西餐

館門前，都寫有明文告示：不能穿牛仔褲、不能
穿T恤。不免讓人拘束，不像中餐館那麼隨意自
如，穿什麼都OK，隨意也是一大快事。
中餐就不一樣了。吃中餐是為自己吃的，帶客

人去喧鬧的中餐廳，不僅衣裝不必介意，吃飯時
姿態更不必介意，可以放開狼吞虎嚥，給自己舌
頭盡享一番美味。加之大家可以暢所欲言的大聲
說笑，更是一大快事。西餐講究環境，讓客人一
飽眼福；中餐講究味道，讓客人一飽口福。所以
我想：女愛西餐、男愛中餐吧。
西餐也體現了西方人的社會性，就是比較講民

主。西餐的廚師會徵求客人的意見，滿足客人對
火候味道調料的要求，上牛排前總會問你牛排烤
得嫩一點還是熟一點，或者取中間調，調味醬要
什麼品種等等。主菜往往是可以選擇的，由客人
自己選海鮮魚貝類還是牛肉羊肉類。
中餐一般是廚師一個人說了算，不會去徵求客

人對火候味道調料的意見。
西餐館的服務生，一進門就慇勤地為你接過脫

下的外衣，到了餐桌前又會為你挪動椅子，然後
推至最佳角度的位置上。吃飯時更是在旁邊一絲
不苟的盯㠥你看，每吃完一道菜就幫你收走盤
子，及時幫你刮走桌上的麵包屑。所以西餐餐廳
一般收10％—15%的服務費。
中餐館的招待，一般不會貼身服務，把你帶到

桌前，遞給一份菜單，然後要你點菜。端上菜之
後，招待就不見了，要叫他才會過來。不過中餐
沒有服務生在旁邊盯㠥貼身服務，就給東道主增
添了一大樂趣，他忙㠥給這個讓飯，給那個夾
菜，盡顯請客主人的特權，也是請客的一大快
事。看吃中餐的人，一下就能看出誰是請客的，
誰是吃客的，看吃西餐的人，就看不出來了。

西餐用刀叉，中餐用筷子，這是鐵定的法則。
但細細一想，中餐的筷子比西餐的刀叉方便多
了，凡是西方便利的東西，中國人都吸收過來，
什麼西裝、洋房、煤氣灶、陶瓷浴缸，都西化
了，唯獨筷子不西化，就是號稱全盤西化的東瀛
日本，人們日常吃飯也是筷子，沒聽說誰在家裡
改用西式刀叉吃飯的。這就說明了筷子比刀叉優
越，西洋人不改用便利的中式筷子，那是他們的
傲慢。

呆板的刀叉 靈活的筷子
用筷子吃飯的第一好處，是手直接感覺控制筷

子的夾力，根據豆腐、肉片、菜根、骨頭的軟硬
不同，靈活改變夾力送入口中。西餐的叉子就無
法感覺到叉得夠不夠緊，一不小心就要掉包，至
少我是這樣的。所以吃西餐總要墊一塊餐巾，以
防飯菜弄髒衣服，吃中餐就用不㠥餐巾，還能吃
刀叉無法叉起來的小排骨之類，更有刀叉對付不
了的涮火鍋。
用筷子吃飯的第二好處，是只用一隻手吃飯就

可以，不像西餐不得不兩手刀叉並用，浪費一隻
手。西餐用兩手吃飯，就得面對餐桌正襟危坐，
所以西餐最重要的客人被安排在主人對面，因為
兩隻手吃飯不便轉身和身旁的人講話。中餐因為
用一隻手吃，很方便和身邊的人講話，所以中餐
重要的客人被安排在主人身旁。
用筷子吃飯的第三好處，可以一桌人大家合吃

一盤菜，就所謂「合餐」。用刀叉合吃一盤菜，不
免湯水四濺，所以西餐不得不用各自吃一份的
「分餐」。分餐方式使客人沿長桌一字排開，各吃
各的，不便於交友說話。合餐方式大家共吃一盤
菜，必然增進友情，氣氛熱鬧，所以有人說：

「吃中餐一次能認識一群朋友，西餐一次只能熟悉
一個人。」

均等的西餐 隨意的中餐
西餐最不人性化的地方，就是不管男女老幼，

大家都端上來份量同樣的一份飯菜，其實人的飯
量大小差別是很大的，同樣一份西餐，有人吃不
飽，有人又吃得太撐，這就是西餐的不人性化。
中餐就不同，因為是合餐，飯量大的可以多吃一
些，飯量小的可以少吃一些，最後大家都吃得很
舒服，體現了中餐人性的一面。
外國人參加中國人的宴會，總會學到一句餐桌

用語，即「隨意」，並且就再也不會忘。因為一開
口說「隨意」，人們就不會一個勁地夾菜，一個勁
地敬酒了。
同樣人的口味愛好也有很大不同，有人喜歡吃

肉，有人喜歡吃菜。西餐不管這些，不管喜歡吃
肉的人還是習慣吃菜的人，都只有一份同樣數量
的肉和菜，愛吃的不夠吃，不愛吃的又要勉強
吃。中餐就人性化得多，喜歡吃肉的人可以多吃
肉，喜歡吃菜的可以多吃菜，最後大家皆大歡
喜。
還有西餐是每人一道一道地上菜，客人不到

齊，就不能開始吃，誰要是遲到了就會被大家埋
怨，所以吃西餐是不能遲到的。吃中餐就無所謂
了，客人到不齊也照樣開餐，遲到的人不會被人
埋怨，這就使參加中餐宴會的人心情更輕鬆，用
不㠥擔心遲到。
中餐還有一個看不見的好處，就是吃不完的飯

菜可以打包帶回家去，西餐似乎就很少有打包服
務的。不管飯菜剩不剩，一概撤走換上咖啡甜
點，連打包的氣氛也不給。中餐的打包服務，正
好符合環保原則，也是人性化的一種體現。
關於中西餐的優點缺點，應該還有更多，只是

這裡拙畫一條小龍，卻差一雙眼睛，待有心得的
人來點睛啦。

中餐與西餐：實惠與虛榮？


